
好书推荐

文化·悦读2024年4月8日 星期一

融媒编辑：陈其欣06 YONGKANG DAILY

融媒记者 胡莹璐 整理

《食南之徒》
《食南之徒》是马伯庸2024年全新长

篇历史小说，一如《长安的荔枝》《两京十

五日》，这也是一个马伯庸从历史的缝隙

里“抠”出来的故事，把美食写成了花。

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是马伯庸在浩瀚

如海的史料中偶遇唐蒙与枸酱的故事，

他决定为此写一本小说，堪称一位当代

“吃货”向汉代先贤的致敬。

小说以西汉南越国为背景，讲述最

贪吃的大汉使者唐蒙，来到了最会吃的

南越之国。这里食材丰富，简直就是饕

餮之徒的梦想之地。然而，在美食背

后，却涌动着南北对峙、族群隔阂、权位

争斗、国策兴废⋯⋯种种波谲云诡，竟比

岭南食材的风味更加复杂。这个懒散的

大汉使者，身陷岭南的政争漩涡。他唯

一能信赖的伙伴，只有食物；唯一的破

局之法，只有追求极致美食的心。谁都

没想到，那一缕微妙滋味，竟关乎大汉

与南越国运，乃至于整个中华版图。

这部长篇小说由作家麦家潜心五

年，反复打磨，讲述了四代人、半个世纪

爱与恨的循环往复。故事里没有英雄，

没有传奇，有的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尘世

浮沉中为自己争取的人间，却充满震慑

人心的巨大能量。

书中没有风起云涌，快意江湖，而

是执意向人性深处一路开掘。故事围

绕富春江边双家村的一个家庭展开，

浪荡混蛋父亲令全家蒙羞，在危机四

伏的年代，所有人都被牵连进一连串

的灾祸与噩梦中，几乎活不下去。可

命运不仅是承受，还要奋力过招。

本书还展现了个体在被命运倾轧

的时刻迸发出的能量。书中的女性群

像尤为动人——顶天立地的奶奶、逆

来顺受的母亲、被生活淬炼成老辣模

样的小妹⋯⋯一位位女性，缝补了这

个破碎的人间。小说既书写了她们被

辜负、被剥夺的一面，也以深情的笔触

向她们如野草般的生命力致敬。一部

《人间信》承载了无数声息歌哭，也提

供了二十世纪中国江南村庄的微缩样

本。

《人间信》

苏轼的爱情
□宋扬

在三苏祠大大小小的厅室中，已

无法辨清哪一间是苏轼与妻子王弗

当年的婚房。

为纪念与妻子的新婚之夜，十九

岁 的 苏 轼 创 作 了 一 首《南 乡 子·集

句》：

“ 寒 玉 细 凝 肤 ，清 歌 一 曲 倒 金

壶。冶叶倡条遍相识，净如，豆蔻花

梢二月初；年少即须臾，芳时偷得醉

工夫。罗帐细垂银烛背，欢娱，豁得

平生俊气无。”

在这首集句词中，苏轼引用多个

诗人的诗句，将它们连缀组合，真实

记录了自己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反

映了夫妻关系的亲密融洽。

词的上片，苏轼极度夸赞爱妻。

“寒玉细凝肤”，描绘妻子的体态，妻

子有着如玉般清秀的容貌和柔润洁

白的皮肤；“清歌一曲倒金壶”，为妻

子的歌声自豪，妻子有着清亮的歌

喉，只要一曲《倒金壶》就能让自己如

醉如痴；“冶叶倡条遍相识”，陶醉于

妻子婀娜多姿的身段和动人舞姿；

“净如，豆蔻花梢二月初”，赞美妻子

正值美好的二八年华——二月初的

豆蔻梢上的花怎么比得上她美呢？

词的下片则主要描写新婚之夜

的香艳生活。“年少即须臾”，青春年

华很快就会逝去，人生得意须尽欢，

要 珍 惜 少 年 时 光 ；“ 芳 时 偷 得 醉 工

夫”，春宵一刻值千金，哪怕是喝酒时

间 也 要 尽 情 欢 娱 ；“ 罗 帐 细 垂 银 烛

背”，丝罗帐子柔柔吊在白烛背后，婚

房内有无限情趣；“欢娱，豁得平生俊

气无”，为了新婚欢娱，愿舍弃平日里

的英俊端庄气概，拿出平生精力尽情

倾泻。

这首词，真实组缀出一幅年轻夫

妻新婚夜的情爱长卷，你情我侬跃然

纸上。情爱本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

之一。量小非君子，无情不丈夫。没

有一代文豪卿卿我我儿女情怀的天

地人伦，何有后来“公瑾当年，小乔初

嫁”灵光诗句之勃发乍现？

王弗早逝，人生如梦。十年后的

一个夜晚，苏轼在梦中又见到了亡

妻，醒后伤感不已，一首《江城子·乙

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和着对妻亡的

刻骨之痛在心间喷涌，化为千年来写

夫妻情最为动人的词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

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

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

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

夜，短松冈。”

苏轼与王弗情深意隽，苏轼为王

弗三年不续弦。三年后，为更好地养

育与王弗所生孩子，苏轼才遵从亡妻

之遗愿，娶了王弗的堂妹王润之。嫁

给苏轼后，王润之没有辜负王弗的期

望。苏轼一生飘飘不定，整整二十五

年，王润之始终陪伴着苏轼，她用行

动证明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客观地说，苏轼对王润之的感情不会

比对王弗的深，但他对王润之的感激

却绝对不比对王弗的少。无论苏轼

富贵贫穷，王润之这个点墨不通的女

人始终陪伴着苏轼。有人指责王润

之在苏轼入狱期间，烧毁了大量苏轼

留在家里的手稿，造成了文化史上无

可挽回的损失。但是，“文化卫士”们

可曾想过，对于一个妻子而言，丈夫

的性命岂不比什么所谓的“大作”更

重要？谁又有理由苛责她毁灭那些

可能致苏轼于死地的“罪证”时的慌

不择路？

王润之早逝后，苏轼写《祭亡妻

同安郡君文》以志纪念。王润之爱苏

轼，因此，她甘愿付出而不求回报。

无疑，她的爱也得到了苏轼的回报。

苏轼去世前，留下遗言“惟有同穴，尚

蹈此言”，愿与王润之合葬。这是苏

轼给予王润之最郑重的肯定和最深

情的回报。

在以狎妓为风尚的北宋，我们没

有理由要求苏轼对爱从一而终。“不

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

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苏轼虽纳红颜

知己王朝云为妾，但苏轼多情而不滥

情。王弗、王润之、王朝云，她们都离

开在苏轼前头，每一次诀别，苏轼都

肝肠寸断。

D 读书札记

这两天在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

究中心原主任孔飞力的《叫魂》。

书中提到的就是十八世纪中叶

发生在中国的妖术大恐慌，“叫魂”

（也就是窃取别人的魂魄）这个词像

幽灵一样始于那个年代。说是作法

的术士们通过受害者的名字、身上的

毛发和贴身衣物，就可以偷取那个人

的灵魂精气，让其为自己服务，甚至

可以使其发病死去。

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慌影响了很

多省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战战兢

兢。

为此，人们惧怕外乡人和陌生

人，而在那个年代，会外出行走的只

有两类人，一是化缘的和尚和衣食无

着靠行乞为生的乞丐。从某种意义

上说和尚也是乞丐，再就是一些铁匠

木匠之类的手艺人。

据书中描述，因有和尚化缘到某

村，只是看路边小孩可爱，随意搭讪

问其名字，小孩虽未答话，却被小孩

父母生气质问为何要问姓名是不是

要叫魂。和尚急急否认，却也挡不住

愤怒的村人扭住他送官。衙府里的

人虽然经过审问已经知道和尚并非

巫士，却也惧怕民众的愤怒不敢轻易

放人，而把和尚再送往上一级衙府去

接受审问拷打。

若是有人觉得头发疑似被人拉

扯，也就会怀疑是路边乞丐所为，觉

得是乞丐借机窃取自己毛发要做巫

术之用，然后喊来捕役抓人。屈打成

招有之，酷刑致死有之。

因为公众恐惧的浪潮十分汹涌，

甚至发生过有个入村的铁匠被当街

打死，只因其身上有两张符，村人认

为那是叫魂的咒文。而其实，铁匠身

上的符是因为自己给祖坟上砍树时

放着的。

那时，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

流浪者身上，包括当地没有根基的

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等。

不知为何，在我总结了上述的内

容之后，脑子里突然跳出了“白闯”一

词。记得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

个词出现得特别频繁，反而现在很少

听到，可能更多只是用“小偷”来形容

了。

我还试着去查询了“白闯”和“小

偷”的区别，“白闯”是一种特殊的偷

盗方式，就是小偷偷窃时选择在居民

白天家中无人时进行。而“小偷”只

是形容偷东西的人。

我之所以想到“白闯”这个词，是

因为似乎做白闯的人就是那些陌生

人，当地没有根基的人，以及不受控

制的人等。所以几个世纪以来，人们

所讨厌的所惧怕的是同一类人。

记得那时候，村民外出干活回

家，发现家里失窃，村民基本会说“遇

到白闯了”，甚至有人会说刚巧今天

看到村里出现过陌生人，肯定是那些

人干的。

据说，这种白闯案子，报警了也

没用，因为白闯案犯都是外乡人，偷

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很难抓到，被

偷的基本自认倒霉。

那种街上偷人口袋或皮包里的

钱财的人也被叫做白闯。人群里总

是会不期然地听到一声尖叫：啊，我

的包被划破了⋯⋯然后旁人描述给

别人听时，用本地话说“某人在街上

被‘白捡’捡去了”。

偶尔赶集的人回村时会逢人就

告知一个消息：某某路口有个白闯被

人抓住了，绑着被打呢。于是，看热

闹的人奔去看热闹。有些白闯会逃，

也许大冬天的也会跳进河里躲避，然

后人们在岸上继续责骂水中瑟瑟发

抖的那个人。

一个村子里如果出现了陌生人，

不管是乞丐和尚还是手艺人或者游

手好闲之人，村人都会有一种戒备

心。就像现在，还有村子在村口写着

大标语“拾荒者禁止入村”。其实，这

并非是说村子里禁止拾荒，而是在限

制这个身为陌生人的拾荒者，因为

“陌生人”三个字就隐含了不安定的

因素。

甚至，我记得不管是以前还是现

在，总是会有长辈告诫小孩，说什么

“不要出去玩，会被讨饭侬抓走的”

“快吃饭，不吃饭的话讨饭侬要来抓

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个语

境中的“讨饭侬”等同于人贩子。而

抓人的乞丐之所以会出现在这种语

境里，是因为的确发生过有人借着行

乞之名实则干着白闯以及人贩子的

勾当。

在妖术恐慌的几个世纪前，因为

极度恐慌造成了人们对外乡人和陌

生人的极度不信任。

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依然在对

孩子们谆谆告诫，不要跟陌生人说

话，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

人走，其实这是几个世纪来根植于人

们基因里的痛啊。

根植基因里的痛
——读《叫魂》有感

□孙苗


